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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1979年秋探访

蒲松龄坐馆之西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马瑞芳老师开始
做蒲松龄研究，搜集生平资料、聊斋版本，
做社会调查，每天的学术考察都连夜记
下。手头有数页墨迹已淡的毕府遗址考察
笔记，写于1979年10月28日夜12时。摘记如
下：

汽车离开蒲松龄故居，经淄川大桥拐
向新建的淄川至王村大桥 ,桥下是孝妇
河。公路尚未修好,沿途坑坑洼洼、崎岖不
平，公路两旁树叶落净,麦苗稀疏不齐。

行了十几里，又过范阳河之桥，登上
一个不高的山，蒲松龄纪念馆鲁童馆长
说：“这就是奂山。”蒲松龄在西铺毕家坐
馆，每年要从这条路往返多次，当时没有
公路，但路线跟现在是一样的。

殷孟伦先生（著名训诂学家）表示疑
惑：这就是蒲松龄写《山市》的地方？从如
此平缓低矮的山上，怎么可能看到海市蜃
楼？鲁馆长解释，奂山不高，但它四周地势
更低，何况当年空气好，所以能看到海市
蜃楼。不仅蒲松龄描写过，淄川县志也有
记载。

车在西铺村口停下，迎面过来两个农
民，古铜色脸庞，他们稍感诧异地向我们
一瞥，就自顾自撵小猪。其中一个汉子穿
对襟黑色棉袄，油光可鉴。鲁馆长说：这个
村大部分人姓毕，撵猪的汉子极可能是尚
书后代。

汽车在一条土路停下，我
们随鲁馆长进入一个小巷道，
鲁馆长指着前方介绍：“那就
是振衣阁。”

振衣阁？当年尚书大人晾
官服的所在啊！我一抬头，只
见一堵高墙矗立面前，青灰色
大砖到顶，屋顶上有瓦制鸱
尾、叭儿狗，依然玲珑清晰。砖
墙却已褪为浅灰，斑驳陆离、破败不堪。濒
临倒塌的二层楼，前脸全部损坏，门窗全
无，前边两个柱子仅存底座，后边两个油
漆完全剥落的大木柱高高耸立，托起一根
木质腐朽的大梁，屋顶已塌了半边，一根
暗红色烂椽子耷拉下来，摇摇欲坠。二楼
的楼板仅余北墙下的几块，楼梯仍然可以
看出是十分气派的红木制成，上边堆着土
黄色麦秸和玉米秸。

振衣阁前的小院约三十平方米，中间
有个青砖砌的台子，高约一公尺，占据小
院中心。鲁馆长又把当年蒲松龄教学的绰
然堂大体位置指给我们看。在他所指的位
置，新盖的简陋房屋已旧得像穿了几代的

“诉苦服”。鲁馆长介绍，绰然堂南边，原来
是毕府的万卷楼，楼前柱子上有副楹联：

“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树起风云”。
我们出门，绕到另一个院子看明代皇

帝追赠毕自严的“太子太保”石碑，然后坐
车去石隐园，也就是当年毕府后花园。

石隐园迎门是蒲松龄写过的“丈人
石”，高约三米，不远处有块奇形怪状的石
头，上大下小、如锥而立，叫“单英石”。当
年石隐园有许多太湖石，蒲松龄在《和毕
盛钜＜石隐园杂咏＞》中写道：“参差众峰
出，万窍鸣天籁。”那几块有名堂的太湖石
如海岳石、蛙鸣石，已被蒲松龄故居搬走，
还有许多太湖石埋在草丛中。有的在发挥
余热：人民公社社员将太湖石充作猪圈根
基，几头肥猪在太湖石边吃饲料。

1679年——— 1979年，我对毕府遗址的
现场调查，距蒲松龄到毕府坐馆，恰好三
百年。时光是何等锋利的镰刀？当年毕府
甲第如云、花园优雅。毕府主人及西宾（家
庭教师）蒲松龄，大概做梦也想不到：昔日
尚书花园，今成社员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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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私塾，写聊斋

蒲松龄在西铺毕家 “设帐”三十载

蒲松龄与王士祯

两颗文曲星西铺相遇

隔 马瑞芳

39岁设帐绰然堂

康熙五十四年(1715)，蒲松龄在聊斋倚
窗危坐而卒，享年七十五岁。他一生贫困，
教私塾是其主要生活来源。、

蒲松龄于康熙十八年(1679)到毕家坐
馆，康熙四十八年(1709)撤帐回家。他的东家
最初是刺史毕际有(字载绩)。毕际有去世
后，是毕韦仲(字盛钜)。

毕家在明末是名门望族，毕际有之父
毕自严，号“白阳”，官至户部尚书，故称

“白阳尚书”，去世后赠少保，著有《石隐园
集》。其弟毕自肃也是进士出身，官至御
史。毕际有顺治二年(1645)拔贡入监，考授
山西稷县知县，后升江南通州知州。因解
运漕粮，积年挂欠，赔补不及，康熙二年被
罢官。蒲松龄在诗文中对他以“刺史”相
称，乃指其通州知州职衔。毕际有虽为贵
官子弟，但有较高的文学修养，精于鉴赏，
喜吟诵，爱交游。他在江南做官时，曾跟江
南大名士陈维崧、林茂之、杜于皇等结识，

“夜夜名流满高宴”。他罢官离任时，陈维
崧等江南名士送至江干，争为诗歌，绘“江
干系马图”。毕际有归乡后，无意东山再
起，乐于在诗酒琴棋、园林景色、子孙绕膝
中享受乐趣。毕际有长子和三子早逝，顶
门立户的二儿子毕韦仲育有八子三女，这
八个儿子和后来陆续长成的十六个孙子
都是蒲松龄的学生。至于毕府三位小姐和
十三位小小姐有没有跟随蒲松龄读书？已
无资料可考。《仙人岛》写的聪明伶俐、出
口成章的小仙女有没有毕府小姐影子？也
只能想象了。

靠着真才实学，蒲松龄被藏书万卷、
交友四方的毕际有请做西宾，教毕家子
弟，设帐于白阳尚书题写匾额的绰然堂。
堂中陈设华贵，楠木茶几上，有架粗大的
黄杨木根雕成的木影炉，有宋代米芾玩赏
过的海岳石，还有一块怪石，玲珑剔透，
顶端宛如缀了闪烁发光的珍珠，用水一
涂，立即有三颗星星闪光，名曰“三星
石”。蒲松龄的卧榻也是艺术品，紫红色
的床帏上，明代大画家冯起宸画的竹子似
乎可迎风摆动。蒲松龄白天在这儿教学生
读书，夜晚挑灯夜读、辛勤写作。毕府万
卷楼，经史子集，无所不有，“书充栋，凭
君剪。”

绰然堂内最初有“两师六弟”，两个塾
师教六个学生。蒲松龄和另一位老师如何
分工？已不可知。六个学童，小的刚刚识
字，大的将近成年，蒲松龄教毕家子弟读

“四书”、“五经”，学制艺文，教“事亲敬长
之节，威仪进退之文”。他还根据自己的爱
好引导弟子学习诗歌写作，研读庄子和列
子。他认为这才是“千古之奇文”。而时文
家不过是“窃其唾余”，“借杨老之糟粕，阐
孔孟之神理”。坐馆期间，蒲松龄还要到济
南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举人考试)，后来
又带学生到济南参加考试。可惜，蒲松龄
和他的学生都未能冲破举人大关。

师生共享石隐园

蒲松龄的《绰然堂会食赋》生动地描写
师生一起吃饭的情景，写得十分有趣，我们

用白话叙述其中一段：仆人急急忙忙走上
阶梯，叮叮当当碰响碗碟，饭来了！门一开，
孩子们立即忙起来，小的飞快跑着找地方
坐，大的犹豫着，不好意思抢。一个一个，
你挨着我，我挤着你，奔跑的声音，拖椅子
的声响，像群牛奔跑，像万鹤鸣叫。刚刚坐
下，就睁大眼睛看什么东西好吃，吵着要
这要那，孩子们的身子远远前探，像一堵
墙，袖子沾上热饭，顾不得擦；一双一双白
森森的筷子耀眼，一双一双臂膀遮住目
光。老师刚一回头的工夫，好菜已给学生
抢个精光！

这种“日日常为鸡鹜争”的情形，让蒲
松龄觉得可笑亦可喜。这也说明：毕府安
排家庭教师与少爷同桌吃饭，待遇不低。
但蒲松龄离乡背井，“我为糊口耘人田”，
无暇管自己儿子的学业。虽然“长男幸可
教诸弟”，但“久以梅鹤当妻子，且将家舍
作邮亭”，也相当悲凉。

尚书府蔚为大观。绰然堂后边，振衣
阁气势雄伟，阁前有两株松树，一株树干
挺拔，亭亭直上；一株树冠如蝴蝶展翅。宅
院后毕自严构筑的大花园名“石隐园”。后

来这个大花园荒废了，毕际有重新建个规
模稍小的园子，仍叫石隐园。园中藤萝缠
绕，翠竹森森，月季盛开，绣球烂漫，海棠
花开万朵，牡丹灿似朝霞，木瓜香气四
溢……遇到暑热不堪，蒲松龄就移居“山
光绕屋树阴浓，爽气萧森类早冬”的石隐
园中，在效樊堂或霞绮轩读书、写作。他把
弟子带进园中上课，《读书石隐园，两餐仍
赴旧斋》写师生共同享受石隐园中的清
凉：“今年合谋抱卷逃，竟扫庭树诛新茅。
花树喜我至，浓阴绕屋声萧萧；山禽喜我
至，凌晨格磔鸣松梢；两餐往还足二里，归
去汗浃如流水。如流水，何妨哉？解襟习习
清风来。”为什么在同一个家庭，吃顿饭还
得跑二里路？那是因为，毕府讲究“内外有
别”，内宅有女眷，教书先生从后花园到前
院就餐，需要从宅外绕道，毕府子弟却可
从内宅走。很可能年龄大点的学生会礼貌
地陪老师一起走，年龄小的穿宅而过，捷
足先登。学生当然得等老师到达才能开
饭，孩子们等得不耐烦，《绰然堂会食赋》
中饿虎扑食式的吃法就更可理解。

西宾馆东惺惺相惜

做私塾先生是当时读书人不能金榜
题名时的重要谋生手段。馆东和家庭教师
本是雇佣和被雇佣关系，蒲松龄与毕家关
系完全不同。毕氏父子对蒲松龄持赏识、
尊重、爱护的挚友态度。

蒲松龄西铺坐馆时，已是著名文人。
他十九岁时县、府、道三试第一，成为秀
才。曾到江苏宝应给知县孙蕙做幕宾，即
俗话所说的刀笔师爷。他受到淄川两位大
乡绅赏识。一位是从刑部侍郎位置退休的
高珩；一位是曾任翰林院检讨的唐梦赉。
他们向县令举荐蒲松龄，邀请蒲松龄到家
中做客，请蒲松龄代写文章，邀蒲松龄同
游崂山、泰山。康熙十八年(1679)《聊斋志
异》初步成书，《画壁》、《种梨》、《崂山道
士》、《成仙》、《陆判》、《聂小倩》、《画皮》、

《连琐》、《叶生》、《莲香》、《娇娜》、《婴
宁》、《红玉》等名篇已尽在其中，神鬼狐
妖占绝对优势。两位有地位的乡绅的鼓
吹，对蒲松龄的成名起推动作用。毕际有
也是文人，自然因能邀请到杰出的西宾而
高兴。

实际上，蒲松龄不仅是毕际有请来教
孙子的老师，还兼任刺史“商古略今”的聊
伴、赏玩园林的游侣、代写书信的秘书、接待
客人的“礼宾使”。蒲松龄初入毕家就因为代
毕际有写书信显露峥嵘。康熙十八年(1679)，
陈维崧以博学多才授翰林院检讨，致书问候
毕际有。毕际有请刚至其家的蒲松龄代笔写
回信。蒲松龄揣摸毕际有的语气落笔，先回
忆和陈维崧的友情：“古人一日之别，犹怀恋
恨，数里之隔，辄动相思；况乃天限南北，真
如异世，钟情如我辈，谁能不悒悒哉！”接着
回忆当年“纵饮雄谈，欢呼彻曙，直欲挥白日
使停晷，止参斗使不坠；每一文成，叠肩击
节，追随晨夕，使人乐而忘返”。表达毕际有
看到邸抄(朝廷文件)知道老友进入翰林院，

“此中欣慰，如获异宝”，正想写信祝贺，没想
到先收到翰林来信，“喜泪交并”。蒲松龄虽
是穷困场屋的秀才，却绝顶聪明，模仿毕际
有口气，写出高官达宦的气派和富贵闲人的
风度，措词得体，情采俱现，大概刺史本人挖
空心思也未必写得出。此后，蒲松龄替毕际
有写了不少文章。

有谁能想到，康熙三十一年，
朝廷三品官、山东按察使喻成龙
派县官周统“诚邀”蒲松龄到济南
官衙的真正目的，是觊觎《聊斋志
异》！？竟想拿白银千两收买《聊斋
志异》！

蒲松龄生前，《聊斋志异》以
手抄本形式流传，一直没能印刷。
乾隆年间刻印青柯亭本《聊斋志
异》的赵起杲李代桃僵，在《刻聊
斋志异例言》中将喻成龙欲欺世
盗名的事，硬安到王士祯头上：

“先生毕殚精力，始成是书。初就
正于渔洋，渔洋欲以百千市其稿，
先生坚不与，因加评骘而还之。”
两百多年间《聊斋志异》流行依赖
青柯亭本，王士祯一直蒙此不白
之冤。真是哪个庙都有冤死的鬼。

那么，蒲松龄和王士祯是什
么关系？穷秀才和朝廷重臣因文
结缘、惺惺相惜。结识王士祯是蒲
松龄西铺坐馆最重要的事件。

王士祯，字贻上，号阮亭，别
号渔洋山人，新城（今淄博桓台）
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故
被蒲松龄尊称“大司寇”。王士祯
做扬州推官时写的诗受到诗坛盟
主钱谦益欣赏，希望他继自己之
后主持诗坛。康熙年间，王士祯与
朱彝尊并称“北王南朱”，成诗坛
领袖。

新城王家和西铺毕家是三代
姻亲。康熙二十六年（1687），王士
祯为答谢前一年吊祭其父的亲
友、看望刚遭遇父丧的解元毕世
持，来到西铺。毕际有作为从姑父
礼貌性接待王士祯后，派西宾蒲
松龄全程陪伴。于是，两位后来分
别以诗歌和小说彪炳文学史的人
物有了近距离接触。王士祯更感
兴趣的是《聊斋志异》，因为他正
在撰写笔记《池北偶谈》，甚至和
蒲松龄写同一人和事，如《林四
娘》和《小猎犬》。这一年，蒲松龄

四十七岁，王士祯五十三岁。蒲松
龄后来回忆这次相会“遥忆黑头
已珥貂，相逢快语彻清宵”。朝廷
贵官和穷秀才话语投机，不知不
觉聊到深夜。两位文坛巨星相遇，
成为文学史上一段佳话。

2008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
访问波兰，参观肖邦故居，偌大庄
园中肖邦乐曲在回响。征得东道
主同意后，我从结满小苹果的树
上摘下一个说，“尝尝肖邦吃过的
苹果！”波兰作协主席在一旁说：
其实，这里并非真正的肖邦故居，
这是当年肖邦父亲做家庭教师的
庄园。我听了这话，心中一动，想
到：中外大文艺家遭遇何其相似！
音乐家肖邦和小说家蒲松龄都曾
寄人篱下。现在，当年的“馆东”都
借他们传名。蒲松龄坐馆的西铺，
已重建并命名“蒲松龄书馆”，几
年前开蒲松龄国际讨论会时，我
曾和《聊斋志异》意大利文翻译者
安娜·布亚迪女士一起，在“绰然
堂”匾下合影。当年在绰然堂靠

“舌耕”维持生活的蒲松龄可曾想
到：现在《聊斋志异》已有二十多
种译本，在全世界流传！

马瑞芳：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山东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

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马瑞芳重校评点

〈聊斋志异〉》、《蒲松龄评传》、《聊斋志异创作论》、《聊斋人

物论》、《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马瑞芳说聊斋》、《马

瑞芳趣话红楼梦》、《马瑞芳趣话王熙凤》和《马瑞芳趣话〈金

瓶梅〉》等。

对小小山邑淄川来说，毕府足够显赫。方
圆百里的达官贵人，如新城刑部尚书王士祯、
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孙廷铨、淄川工部侍郎王
鳌永和刑部侍郎高珩，都和毕家联络有亲。位
卑职小的淄川县官，不能不照孟夫子的话去
做：“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淄川历届县
官都要到毕家拜见毕刺史。毕际有常派蒲秀
才代表自己出面接待，蒲秀才的名气渐渐从
民间布于官场。淄川几任县太爷都礼遇蒲秀
才。康熙二十年(1681)，县令汪如龙请蒲秀才
到县衙做客。这大约是蒲松龄生平头一次受
父母官礼遇。他曾写诗感谢这位县官，“一语
游扬，重燕石于鼎玉；片言照抚，变寒谷于风
烟。”接替汪如龙的张嵋上任伊始，也写信请
蒲松龄于县衙相会，蒲松龄辞而不往，县令亲
自登门求见，两人一见如故，成为文友。

毕际有颇有学术修养，“老将读遍世间
书”，他支持蒲松龄写小说，不仅提供素材，
还捉刀代笔。在毕际有影响下，毕家充满文
艺气息，小说家蒲松龄拥有了众多粉丝：毕
家子弟、毕府客人乃至地方官员，连毕府帮
佣都乐意把见闻告诉蒲先生，让他写进书
中。《祝翁》写已死的祝翁放心不下妻子，怕
一副老皮骨落儿辈手中，寒热仰人，了无生
趣。老头儿干脆返回人世，邀老太太同死。两
位老人在儿孙绕床、众目睽睽下并卧，笑容
忽敛，两眸俱合，俨如睡去。孩子们近前一
看，父母“肤已冰而鼻无息”，果然并肩离开
了人世。《祝翁》篇末注明：“康熙二十一年，
翁弟妇佣于毕刺史之家，言之甚悉。”这个似
乎怪异的故事引起蒲松龄对“老有所养”社
会难题的深入思考，创作俚曲《墙头记》，讲
述张家兄弟奉送老父时争月大月小，互相推
诿，把老父亲送上墙头。《墙头记》现在仍是
多种戏曲的保留剧目。

康熙三十二年毕际有去世时，蒲松龄的
悼诗写道：“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无路望人
归。”“最悼十年同食友，不曾言别已分襟。”这
说明，毕际有是个“容我放”的人，他平易近
人，跟家庭教师“同食”，体谅并支持蒲松龄的
文学创作。

毕际有辞世后，夫人王氏持家。她出自声
名显赫的新城王家，是王士祯的从姑母。据蒲
松龄记载，她“娴而淑，贤而好礼”。王氏对家
庭教师宽厚和气，没有任何严苛要求，“岁容
南郭滥竽吹，日倚东窗布被拥”。王老夫人还
特别喜欢夜晚坐在灯下边喝茶边谈古事，或
让孙子们在灯下读野史给她听。她也是聊斋
创作的热心支持者。

接任毕府家长的毕韦仲，是蒲松龄能长
期留在毕家的直接原因。蒲松龄是先与他相
识后，才应邀到毕家坐馆。刚到毕家，就病倒
三个月，不能管理学生。毕韦仲嘘寒问暖，请
医看病，甚至请巫师替蒲先生送祟。康熙三十
六年，到毕家坐馆十八年，年近六十的蒲松龄
有《赠毕子韦仲》诗五首，写他们二人深厚的
情谊：十八年情同兄弟，天天共同挑灯夜读，

“数载连床夜雨心”，“一堂灯火两情深”。坐馆
日久，蒲松龄稍生归意，毕韦仲必然盛情挽
留，年年岁底都恳请蒲先生下一年一定回来。
笃于友情的蒲松龄不忍言别，竟在毕家一直
待到七十岁。学生跟先生感情极好，先生回家
时，学生总依依不舍送到桥边。师生感情如父
子，弟子们生了孩子，蒲松龄还像对待儿童一
样“提耳嗔”，几乎把弟子当子弟，甚至有过移
家西铺依傍门人的打算。

康熙五十三年，毕韦仲九十二岁高龄的老
母去世，七十四岁的蒲松龄奔波数十里亲往执
绋，并应毕韦仲要求撰写墓志铭，说明毕韦仲
对蒲松龄的高度尊敬和两人的友情。

聊斋名篇

多在毕府完成

《聊斋志异》八卷，四百九十二篇，蒲松龄
到西铺时，大约只完成百篇左右，大部分聊斋
故事在毕府完成。它们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带鲜明毕府生活痕迹的作品，如聊
斋名篇《狐梦》、《绛妃》、《黄英》、《马介甫》等。

《狐梦》，篇末注明“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
九，毕子(毕怡庵)与余(蒲松龄)抵足绰然堂”，
讲述遇狐仙之梦。《黄英》，讲述菊花精发家故
事，蒲松龄创作的菊花精黄英无脂粉气，有丈
夫气，黄英与其弟陶三郎，姐弟一体，以俗为
雅，“卖花为业不为贪”，表达了蒲松龄对社会
问题的思考。这篇名作与毕际有的爱好相关，
康熙三十年(1691)蒲松龄诗《辛未九月至济
南，游东流水，即为毕刺史物色菊种》，在蒲松
龄笔下，济南大明湖绿水泛波、槛袅垂杨、竹
树苍苍，“小榭池塘物色嘉，楼台秋树接烟
霞”。蒲松龄可能就是在去济南替毕际有寻找
菊种过程中构思了《黄英》。

其二，明显带有蒲松龄西铺生活轨迹
的作品，如科举名篇《贾奉雉》、《于去恶》、

《司文郎》、《王子安》、《胡四娘》、《三生》
等。

不管是带漫画特点的《贾奉雉》、《于去
恶》、《司文郎》、《王子安》，还是纯粹写实的

《胡四娘》都关注科举。这和蒲松龄西铺坐馆
期间乡试受挫有关。康熙二十六年(1687)蒲
松龄到济南参加举人考试，头场拿到试题，
文思泉涌，写得兴奋，竟跳过一幅，留下一页
空白。按科举考试规定，这叫“越幅”，与试卷
题字错落、涂抹污染一样，算作弊，张榜除
名。才名满齐鲁的蒲松龄被勒令退场，脸面
丢尽，懊丧至极。康熙二十九年(1690)，蒲松
龄乡试再次触礁，“二场再黜”，在感叹倔强
老兵熬场半生、萧条无成的同时，他也意识
到，“连城双璧，燕石何别？”类似这样玉石颠
倒的考试，真能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吗？
蒲松龄是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向科举制度
全面开火的作家，他从个人不幸，进一步思
考广大知识分子的命运。

其三，可能取材于毕府万卷楼藏书，对前
人题材重新构筑。

改写前人题材是聊斋故事的重要取材来
源。朱一玄先生认为，约百篇聊斋故事可从前
人作品考证出“本事”，如《向杲》、《续黄粱》、

《侠女》、《凤阳士人》、《翩翩》、《促织》、《姊妹
易嫁》、《阿绣》等名作。蒲松龄能借鉴前人、推
陈出新，靠其天才艺术思维，毕府万卷藏书的
作用也不可低估。

蒲松龄考虑到《聊斋志异》用文言写成，
不能像晨钟暮鼓为普通百姓接受，又把部分
聊斋故事写成用淄川方言演唱的俚曲。在西
铺创作的聊斋俚曲有：慈悲曲——— 根据聊斋
故事《张诚》改编；姑妇曲——— 根据聊斋故事

《珊瑚》改编；翻魇殃——— 根据聊斋故事《仇大
娘》改编；禳妒咒——— 根据聊斋故事《江城》改
编；墙头记——— 参考聊斋故事《祝翁》撰写；寒
森曲——— 根据聊斋故事《商三官》、《席方平》
改编；富贵神仙后变磨难曲——— 根据聊斋故
事《张鸿渐》改编。

并非改编自聊斋故事的《俊夜叉》、《蓬
莱宴》、《增补幸云曲》，也写于西铺。聊斋俚
曲不仅在群众中广泛传唱，还搬上舞台。现
在常被当做研究山东方言的重要资料，它在
古代戏曲史上的重要意义却没得到充分认
识，可惜！

沈雁冰题王士祯诗。

“莫言的诺奖致词直接

受聊斋故事影响，《聊斋志

异》构思模式对莫言小说的

影响更是随处可见。”近日，

马瑞芳教授题为“诺贝尔文

学奖和《聊斋志异》”的讲座

被《光明日报》全文转载，

“诺奖”、“魔幻现实主义”等

字眼也再次把蒲松龄这位

深深影响了莫言的讲故事

前辈推到了大众视野。

蒲松龄一生贫困，教私

塾是其主要生活来源。当时

把设私塾叫“设帐”，结束叫

“撤帐”。据蒲松龄之子蒲箬

记载，蒲松龄“屡设帐缙绅

家”,长达五十年，其中三十

年在淄川西铺(古称“西鄙”)

毕府度过。毕家是什么人

家？蒲松龄与这家名门望族

关系如何？毕府对蒲松龄的

人生和《聊斋志异》写作产

生过什么影响？针对读者感

兴趣的话题，本报特邀我国

研究《聊斋志异》的著名专

家、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

“讲述”蒲松龄在西铺毕家

做“家教”三十载的故事。

蒲松龄

《狐梦》

《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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